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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

——基于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分析

李永萍

摘要：进入 21世纪以来，农村市场化和农民城市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传统乡村秩序逐

渐解体，乡村社会活力渐趋衰退。老年人日益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这一现象定义了乡村建设的需求

和空间。农村老年人协会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需求，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湖

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实践，笔者发现老年人协会建设的资源输入、村庄本位、组织动员和文

化导向等机制激发了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和农民的主体性，承载了乡村建设的意义。老年人协会不仅

增进了老年人群体的福利，还辐射至村庄社会，促进了村庄社会整合与公共秩序再生产。因此，农村

老年人协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心化和老龄化导致的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和文化生活凋敝，从某种意

义上讲，它奠定了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因此，需要正视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从农村老龄化和

经济空心化的基础出发，坚持底线思维和农民本位，探索符合农民主体需求的乡村建设道路，这是乡

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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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推进，大量农村人口离开乡村社会，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导致乡村社

会活力的衰退。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城市化吸

纳了乡村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老年人因而成为当前乡村社会的主体。如何改善乡村老年人的处境成

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必然需要面对乡村社会的老年人群体。中

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回应了乡村社会的现实困境。在乡村社会区域差异和内部

分化的现实情境下，如何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回应最大多数农民的现实需求，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农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塑造着乡村建设的内容，在此背

本文研究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3批面上资助项目“农村老年人危机与乡村振兴的组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18M630845）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和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CSH010）的资助。

感谢一起调研和讨论的陈文琼、何倩倩、易卓、黄丽芬、王旭清等学友。文责自负。



论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与方向

- 2 -

景下，重塑乡村老年人的主体性，探索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模式，有助于拓展乡村建设的路径，

并回应当前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命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两种路径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界都在热议乡村建设，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相对激进，另一种相对保守。

两种思路的差异分别体现在乡村建设路径、主体和方向等几个方面。

首先，激进的乡村建设思路强调的是产业路径、精英主体和发展导向的模式，这是当前乡村建设

的主流思路。这一思路聚焦于通过经济发展来繁荣乡村，如通过国家资源的投入和整合实现农业产业

升级、发展农业生产(徐勇，2006)，或者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詹国辉、张新文，2017)，

其最终目标是发展导向的，是要建设“强富美”的乡村，让农村既能实现经济发展，又能保持青山绿

水。在激进的乡村建设思路之下，乡村精英或乡贤成为承接乡村建设的主体（李珂，2018）。乡村精英

可能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中的一类，也可能是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于一身

的“总体性精英”（孙立平，2002）。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中起到勾连国家与普通农民的中介作用，然

而，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精英也可能“替代”农民与国家互动，导致普通群众的“失语”，并且，乡村精

英还可能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任九光，2016）。此外，激进的乡村建设思路往往与政府推动相结

合，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示范点”(吴理财、吴孔凡，2014)。然而，这些“示范点”依赖于政府投入

大量资源，其效果有限且往往难以推广(李元珍，2015)。

其次，保守的乡村建设思路强调的是文化路径、群众主体和秩序导向的模式。相对于发展导向的

乡村建设思路，有学者将其称为“另类的”乡村建设思路(石磊，2004)。这一思路认为，乡村建设要

着眼于乡村的长期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对

农村社会制度和文化进行重建，探索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温铁军(2003)注意到，虽然中国的城

市化处于史无前例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城市容纳能力有限，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内仍然有大部分农民要依托农村生活。乡村建设的重点应在于通过文化建设的路径维持乡村社会

的基本秩序，让农民也能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吴理财和夏国峰（2007）认为，当前乡村建设的主

旨是重建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增强农村社区的内聚力。贺雪峰(2007)基于乡村建设的底线思维，

认为乡村建设应该偏重文化建设，指出“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

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具体而言，在乡村经济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于通过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来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建立一套“低消费、

高福利”的生活方式，重塑农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保守的乡村建设思路下，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广

大人民群众，如何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真正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是这一思路关注的核心问题（赵旭东，

2008）。

（二）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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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乡村社会的内在需求是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中西部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基本是老

年人留守乡村，在此背景下，片面强调乡村建设的产业发展模式，反而可能强化对老年人的社会性排

斥。在这个意义上，面向老年人的乡村建设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如何将老年人纳入乡村文化建设的模

式，激活乡村老年人的主体性，使老年人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的担纲者，无疑具有重要的乡村建设意涵。

然而，当前农村老年人尚未被视为乡村建设的能动主体。研究者过于关注农村老年人群体的弱势形象，

忽视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如杨菊华，2007；贺聪志、叶敬忠，2010）。事实上，农村老年人不

仅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剩余人口”，还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坚韧后盾。新时期的乡村建设需要

着眼于乡村社会的时代背景、制度结构和社会基础，探索有效撬动乡村社会的支点。基于此，本文将

立足乡村老年人群体，围绕老年人的组织机制，探讨乡村建设的可行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乡村

建设的重点不是建设“强富美”的乡村，而是基于乡村社会转型的渐进性和长期性，维持乡村社会的

基本秩序。实际上，伴随着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逐渐形成，“乡村振兴”的难点并不在

于经济维度和农民的收入问题
①
，而是消费主义泛滥下农民支出增多、农民合作机制解体带来的农村

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精神文化空虚等问题。因此，当前乡村振兴应着眼于重建农民的生活秩序，以

更好地发挥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在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田野调查
②
。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是在外

部资源注入的条件下成立的由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民间组织。成立十余年来，该村老年人协

会维持了良好的运转状态。如果着眼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视野，官桥村具有两个鲜明特征：首先，

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类似，湖北官桥村属于人口流出程度较高、村庄内生资源比较稀薄的村庄；其次，

从村庄社会结构上看，官桥村属于中部原子化地区的村庄，宗族传统比较薄弱，缺乏厚重的村庄社会

资本。基于以上两点，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模式和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和实践参考

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经验来思考当前乡村建设的主体、路径和方向。

二、乡村建设的需求、空间与实践

（一）乡村建设的需求

明确乡村建设的需求是乡村建设的基础。乡村建设的需求是乡村社会本身发展逻辑的表达。当前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格局下，大部分农民家庭形

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夏柱智，2014)的家计模式。农民家庭中年轻的子代外出务工

经商，年老的父代在村务农，并顺便承担起照顾孙代和维持熟人社会中人情往来的任务，这样，一个

①
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程度和方式。在全国统一的

农产品市场下，特定地区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发展，往往以市场风险的转嫁作为代价，市场与风险匹配和转嫁的逻辑，设

定了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

②2017年 3月和 10月，笔者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桥村分别进行了为期 10天的驻村调研，主要对该村老年人协会的

组织和运转机制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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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就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在此背景下，如果农民家庭劳动力比较充足，且不遭受天灾人祸或其

他变故，一般都可以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部分有能力的家庭还能实现城镇化的目标。可见，“半耕”

并非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大部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依托“半耕”的经济

基础，大部分中老年农民仍然留守乡村，他们的生活方式定义了乡村建设的需求。

具体而言，当前乡村建设的需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极大地

解放了劳动力，“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六个月休闲”，农民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这为劣质文化

进入乡村社会提供了空间：乡村社会盛行诸如赌博、地下六合彩、地下基督教等活动(刘锐等，2014)。

因此，乡村建设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村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的重建引导农民积极度过闲暇时光。其次，

现代性力量的渗入逐渐撕裂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乡村社会陷入伦理

性危机，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人情异化(陈柏峰，2011)、离婚普遍化(李永萍、杜鹏，2016)、村

庄公共品供给中的“最后一公里”(王海娟，2015)难题等。因此，如何维系或重建乡村社会的基本秩

序，发挥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是乡村建设的战略基点。

（二）乡村建设的空间

乡村建设的空间是指乡村建设的外部框架对乡村建设内容和路径的规定。由于乡村社会早已纳入

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和城市社会的辐射之下，国家和市场分别规定了乡村的制度空间和市场空间，进而

决定了乡村建设的路径。乡村人、财、物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的“空心化”(李祖佩，2013)。

乡村建设因而面临两个约束性条件：第一，乡村内部有限且日益压缩的经济资源和经济空间，限制了

乡村建设的经济发展空间。在农业剩余有限和全国市场统一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生产的

结果是利益和风险的非均衡配置。这意味着，一个地方产业的崛起，往往是以其它地方的产业失败为

代价。第二，老年人正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主体，乡村社会中居于退守态势的老年人群体的特征、需

求及其面临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乡村建设的方向。乡村建设不应该过于依赖复杂制度的输入，

因其可能进一步窒息乡村社会的活力，成为乡村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总之，当前的乡村建设路径既不

能单纯强调经济导向，也不能过于强调制度建设，否则，乡村建设可能沦为政治景观打造，从而消解

农民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建设的目标恰在于如何重构乡村社会的空间，进而为退守乡村的

老年人群体提供基本的秩序感和意义感。

（三）乡村建设的实践

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导向的老年人协会，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不但回应了乡村建设的需求，而

且契合了乡村建设的空间。截止到 2017年 10月，官桥村共有 2880人，该村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573

人，老龄化率为 19.8%。其中 60~69岁的 318人，70~79岁的 194人，80~89岁的 58人，90岁以上的

3人。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成立于 2004年，协会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理事会有 7个成员，分别是会长、

会计、出纳、分管文艺的副会长、分管财务和安全的副会长、分管外联的副会长以及负责沙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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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①
的联络人。理事会成员分工明确，平常实行值班制，每周一人一天。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室从早上

8:30到下午 4:00开放。此外，为了方便信息沟通，老年人协会还在每个村民小组设置了一名信息员。

从 2004年成立至今，官桥村老年人协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协会在为老年人提供基本活动空

间和交流平台的同时，还形成了以文艺活动为主的特色活动，调动了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丰富了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该村老年人协会的活动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常规性活动。除了五月和八月这两

个农忙季节之外，老年人协会每天都开门，老年人可以在活动室跳舞、唱歌、打牌、下棋；老年人协

会定期走访高龄老人；老年人过生日时，理事会成员会代表老年人协会送牌匾和礼金；老年人去世，

老年人协会也要送去花圈、鞭炮和纸钱。二是重大节日，主要是重阳节和春节的庆祝活动。此外，2017

年 3月，官桥村老年人协会还成立了“沙洋县春光老年人资金互助合作社”，以老年人协会为依托，

开展村庄内部的资金互助。具体的操作方法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自愿入社，入社要求是每人投

资 500元，每年年底结算，收益的 60%用于入社会员分红，40%用于老年人协会的日常开支
②
。官桥

村老年人协会成立至今已有 13年左右，通过较少的资源投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实现了“老有所乐”，还提高了老年人的组织能力，对村庄治理和弘扬传统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

现了“老有所为”。

三、老年人协会的组织路径

取消农业税以来，资源下乡成为重建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大

量的资源投入和密集的政策干预，打造合乎政治目标的“示范点”。然而，在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中，

无论是基层组织还是普通群众均失去了参与的积极性。乡村建设的效果往往脱离农民的真实需求，农

民成为乡村建设的旁观者，乡村建设容易陷入“官动民不动”的困境。事实上，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

如何有效地组织农民。从根本上说，老年人协会是组织老年人的有效形式，并回应了当前乡村社会老

龄化和空心化的现实。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资源输入、村庄本位、组织动员和文化导向等四个维度

揭示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机制。调研发现，老年人协会高度嵌入乡村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关系之

中。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有限的经济资源输入产生了丰厚的社会文化效应，孕育了塑造乡村社会秩

序的持久力量，展现了“低成本、高福利”的乡村建设路径。

（一）资源输入

老年人协会是扎根于乡村社会的民间组织，其组织运转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不仅体现为对相应规

章制度的需求，还体现为对村庄公共活动空间的需要。换言之，一定的资源基础是调动老年人积极性

的关键。中国农村地域广阔，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可以分为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

①2005年前后官桥村和沙洼村合并，统称官桥村。之前老年人协会并没有涵盖沙洼村，直到 2013年，新任村支书（原沙

洼村人）上任后，与老年人协会协商，将原沙洼村老年人也纳入老年人协会。

②
目前已经有 50个老年人入社。贷款主要针对本村村民，年利息为 8%，略低于银行利息，一年内归还。想要贷款的村

民必须要有2-3人做担保，原则上只有入社的老年人才有资格做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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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占比达 95%左右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村庄内部的经济空间和经济资源有限，一定的外部资源

输入是中西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前提。

在大部分中西部农村，村庄内生资源较为匮乏，村集体基本没有收入来源，村庄社会内部缺乏推

动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动力，老年人协会建设因而需要一定的外部资源或外部力量撬动。“由外部资源促

进内部发展”(杜鹏，2016)是中西部资源匮乏地区老年人协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每年 5000—

10000元的投入足以维持一个老年人协会的正常运转。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贺雪峰教

授的个人捐助，最开始的资助标准是每年给老年人协会 5000元运转经费。从 2015年开始，由于村庄

中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协会的经费有所增加，现在是每年给老年人协会 1.1万元的经费。近年

来，老年人协会也试图从地方政府那里争取部分资金，但后者的资助相对较少，且不固定。

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成功在于以农民的组织化形态承接外部注入的资源，从而激活了村庄的内生

力量。实际上，当前国家对乡村输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这些资源要么是通过“一卡通”的方式直接

对接个体农户，如农业综合补贴；要么是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直接给农村兴建基础设施。这些方

式均缺乏农民的参与，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农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其结果是，无论国

家投入多少资源，都难以激发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资源输入未能转化为农民的组织能力。以老年人

协会的形式承接国家资源输入，有助于改变当前资源分配的福利困局和“民生陷阱”
①
（唐任伍，2012），

从而拓展了资源的社会效能，强化了资源分配的公共效应。

（二）村庄本位

老年人协会立足于村庄社会，且具有面向村庄社会的公共性。因此，老年人协会不但包含了对老

年人群体的动员，而且包含了对村庄社会其他群体的动员。老年人是村庄社会中的具体成员，老年人

依托家庭关系的纽带与其他年龄群体发生关联，并且，在村的中年人也是未来的老年人。从一个流动

的时间视角来看，“老化”的预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老年人协会的潜在成员，老年人协会的组织边界因

而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只有面向村庄整体，老年人协会的发展才能获得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

础。当然，村庄本位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老年人协会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具体农民。在当前农民流

动的大背景下，根据农民与村庄经济社会关联的属性和强度，可将农民划分为“中坚农民”、“负担不

重的人”(贺雪峰，2017)和普通农民。其中，“中坚农民”是村庄内生精英的主要来源，“负担不重的

人”则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

“中坚农民”是农村的中坚阶层。在农村内部，总有一些中青年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

如上有老、下有小，这部分人只能在农村内部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一般是通过流转外出务工农民的土

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或者是通过开店、跑车等方式获得副业收入，这样他们也能在农村获得不低于

进城务工者的收入。“中坚农民”的经济收入和主要社会关系都在农村，因此他们对于村庄公共事务有

热情，往往成为中西部农村村干部群体的主要来源。“中坚农民”与村庄的紧密关联必然引发他们对村

①
民生陷阱，指因盲目追求超前民生，导致政府公共财政负担过重，资源效率降低，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最终扭曲人

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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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生活的长久预期，因此，村庄秩序之于他们而言，不仅具有短期的工具性意义，还具有安身立命的

本体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坚农民”虽然并不一定是老年人群体，却基于村庄社会的“历史感与

当地感”(杨华，2012)与老年人分享共同的利益和诉求。

“负担不重的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低龄老年人群体，这些人通常已经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家

庭负担不重、有一定能力，并且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往往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年龄一般是五六十岁，

对村庄公共事务充满热情，是村庄内部重要的社会力量，乡村建设要充分调动这批人的积极性，让他

们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组织者的角色。湖北省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在组建过程中首先就是充分动员村庄中

“负担不重的人”参与，让他们作为老年人协会的骨干力量。老年人协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是理事会的

七个成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其一，家庭层面：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家庭负担

不重；其二，个人特质上：在村庄中有一定的威信，并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大部分是以前的老干部、

老教师或文艺爱好者。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对进入理事会的成员有一定的要求，“凡是以前在学校教过书、

当过兵、当过村干部或者小队干部、或者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人才能进入理事会。”因此，通过外

部资源的输入，官桥村老年人协会调动了村庄中“负担不重的人”的积极性，给予他们一个“公”的

身份，让他们有热情参与到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中来。并且，老年人协会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

的机会，在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他们重新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发出自豪感和成就感
①
。

总之，在“中坚农民”的支持和“负担不重的人”的积极参与下，老年人协会深度嵌入村庄社会，

与村庄社会以及村庄各类群体之间具有很强的社会关联和利益关联，呈现出浓厚的村庄本位色彩。可

见，老年人协会运作的关键是善于挖掘乡村社会中“人”的资源，充分调动“负担不重的人”和“中

坚农民”的积极性，并通过他们的力量将一般农民组织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老年人协会获得了较强

的主体性，可以有效回应村民细微、多样的需求。在此意义上，老年人协会组织并非地方政府的“花

瓶”，而是切切实实地服务于农民群众和村庄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组织动员

老年人协会的目标是通过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方式激活村庄社会。在乡村社会的非正规制度环境

中，组织老年人的过程蕴含了动员老年人的过程。这既是老年人协会适应乡村社会的过程，又是老年

人协会重塑乡村制度系统的过程。组织和动员老年人的过程使老年人协会得以深度嵌入村庄社会。具

体而言，老年人协会的组织动员包含两个层面，分别是分类动员和权责平衡。

第一，分类动员机制。建设老年人协会既需要核心组织者，又需要积极参与者，同时还需要一般

参与者来捧场。不同类别的人对老年人协会的态度和积极性有所不同，因此要采取分类动员机制，以

尽可能多地将村庄中的老年人吸纳进老年人协会。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具体动员过程如下：

①
此外，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建设”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其核心也在于通过“两长八员”的制度设置，将村

庄内部“负担不重的人”充分调动起来，给予他们理事长、党小组长、调解员、监督员、宣传员、管护员、帮扶员、环

卫员、张罗员、经济员等职务，从而使他们成为村庄治理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详情参考：李永萍，2016:《基层小微治理

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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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充分动员村庄中“负担不重的人”作为老年人协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其次，动员老年人中

的各类积极分子参与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尤其是动员那些具有一定文艺才能的文艺爱好者，这不仅为

他们的才能提供表现平台，还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最后，老年人协会通过开

展各项活动，如庆祝重阳节、庆祝春节等活动，实现对村庄老年人的整体动员。

第二，权利与义务对等机制。“权利与义务对等”是指老年人协会不是简单地给老年人发福利，而

是要让老年人在接受服务和福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来形成对老年人的真正动员。官

桥村老年人协会每年在举办重阳节活动时，都会给每个老年人发一些小礼物，如毛巾、肥皂、袜子等。

老年人协会规定除了 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以外，其余老年人都要亲自到现

场才能领取礼品，不能代领。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老年人能够到现场感受节日的氛围；另一方面老

年人到现场也是对老年人协会的“抬庄”，即支持老年人协会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老年人意识到

自己的权利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一定的付出，需要承担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老年人只有真

正参与到老年人协会的活动中，才能形成对老年人协会的认同。

通过分类动员机制和权利义务对等机制，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将老年人有效地组织起来，不但丰富

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为村庄社会注入了正能量，实现了从“老有所乐”到“老有所为”的

转变。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的重点是通过一定的资源输入调动乡村内部既有的社会资本，通过内外

结合的方式激活农村社会的活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向农民分配资源和发

福利，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注入形成农民的组织能力，产生化学反应，在村庄社会内部实现意义和价值

的生产。因此，乡村建设本质上是实践论的，要以具体的事件和活动为载体，让农民真正参与其中体

验和感悟，从而塑造农民的组织认同，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

（四）文化导向

乡村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向农村不断输入资源，而在于如何通过资源的输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和村

庄内生活力。要保持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有序，关键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而文化建

设是组织农民的最好手段(谭同学，2006)。因此，乡村建设重在文化建设，乡村文化是乡村秩序的潜

在基石(赵旭东、孙笑非，2017)，乡土文化重建是乡土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陆益龙，2016)。温

铁军和杨帅 (2012)指出，在乡村建设中，从文化领域开展合作进入的成本最低。作为当前留守农村的

主体，老年人虽然不具有经济上的生产性，却具有很高的文化上的生产性。笔者以为，当前乡村文化

建设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通过开展具体的文化活动以及村庄公共空间的重建，满足农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二，当前农村中存在诸多文化乱象，如人情的异化、赌博横行、地下宗教蔓

延、婚外情、天价彩礼、不赡养老人等，要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引导和教育农民，维持村庄社会以及家

庭内部的基本秩序。

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文化建设也包括两个层次。首先，该村老年人协会的特色是将老年人组织起

来搞文艺活动。农村中很多老人具有文艺才能，并且也有表演的欲望，只是没有表现的机会和空间。

老年人协会为老人提供了一个闲暇的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他们在老年人活动室可以唱歌、跳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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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板、打腰鼓、唱戏等等，没有文艺才能的老年人可以坐在旁边观看，在说说笑笑中一天的时间很快

就过去了。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活动室平均每天有三四十人来玩，农闲季节甚至每天有六七十人。很多

老人感慨，到老年人协会玩时“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一个人在家则是“数着时间过日子、很苦闷”。

每年庆祝重阳节的活动，都是老年人“自编自导自演”，节目丰富多彩，可以连续演两三个小时。老年

人协会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赋予他们的生活以价值感和意义感。其次，老年人协

会还通过评选好媳妇、好婆婆，以及介入农民家庭纠纷调解等方式，对村民进行教育和引导，在村庄

中发挥着净化社会风气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一方面，老年人协会可以直接介入村民家庭矛盾的调

解，特别是当子代对老人不孝顺时，老年人协会更会积极介入；另一方面，通过表彰好媳妇、好婆婆，

在村庄中起到引导作用，对于弘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四、老年人协会的乡村建设意义

何慧丽(2005)认为，老年人是当前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并且容易组织起来。老年人协会为乡村

建设提供了有效抓手。事实上，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成立伊始便具有乡村建设试验的属性，承载了乡村

建设的意义。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组织机制展现了老年人协会与村庄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老年人协

会不是漂浮在村庄社会之上、与村庄社会绝缘的封闭组织，相反，通过直面老年人的公共文化诉求，

老年人协会不但回应了老年人的现实需要，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释放了乡村社会的活力。

老年人协会遂成为村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增进了村庄老年人群体的福利，还将正能量辐射至

村庄社会的其余群体。具体来看，老年人协会的乡村建设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通过为老年人“赋能”，老年人协会实现了从“老有所乐”到“老有所为”的跨越。“老有

所乐”是对老年人协会的底线要求，而“老有所为”则是老年人协会的高线目标。官桥村老年人协会

的“老有所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文艺活动为核心，老年人协会引导老年人自我组

织，使老年人重新发现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体验生命的美好；其二，老年人协会介入农民家庭矛盾的

处理，使老年人重新获得了村庄社会的认可；其三，通过评选好媳妇等活动，老年人协会在村庄树立

了正气，弘扬了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其四，通过开展老年人资金互助合作社，并让老年人自我管

理和自我监督，充分发挥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相比于外部直接注入的物质资源，老年

人协会通过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形成的内生活力更为重要，这是老年人协会得以持续发展

的关键。

其次，通过赋予老年人以主体性，老年人协会逐渐趋于自组织状态。拥有自组织能力的老年人协

会越来越主动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能让老年人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和美好。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目前正在

筹划新的服务项目，即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为村庄中的高龄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服务。目前，其基

本构想是，由老年人协会的会员组成服务小组，每月为该村 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为其理发、打扫卫生、洗衣服、晒被子等。此外，当地政府在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活动室后院建了一个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有四间房，并且还配有厨房等基础设施。当地年轻的子代家庭基本都在外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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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足的时间照料老年人。为此，老年人协会也在筹划将村庄内部的特困老年人和长期卧床不起的

老年人接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照料，按照老年人协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可以请村庄内部的低龄老年

人作为护理员，每月支付两三千元工资即可。但老年人协会没有这笔经费来源，若政府能够为此投入

一定的资源，加之受照顾老年人的子女再承担一部分经费，就能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低成本地实现村

庄内部的互助养老，从而解决谁来养老的难题，同时减轻子代家庭的负担。

再次，老年人协会的正能量辐射到村庄内部的其他群体，在村庄内部形成积极的氛围，使中青年

人对未来的老年生活有了预期。随着老年人协会在村庄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青年也被老年人协会

吸引；在老年人协会举办庆祝活动时，在村的中青年都会前来捧场。并且，一些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也

认为老年人协会搞得很不错，他们打工回来后自发向老年人协会捐款，表示一点心意。比如，2017年

年底，官桥村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就向该村老年人协会捐款 3000多元，并且还和老年人一起举办了春

节联欢活动，在村庄内部形成积极向上和团结互助的氛围。因此，老年人协会给老年人带来的精神福

利使中青年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使得中青年人对晚年生活和村庄的未来具有预期，从而降低了生活

的贴现率，提高了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使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的维系成为可能。

总之，真正立足于农民和农村的乡村建设，其机制应能够深入乡村社会的内在肌理。在当前中西

部农村地区，老年人协会回应了空心化和老龄化带来的村庄社会资本流失和文化生活凋敝的现实，一

定程度上填补了村庄的社会文化真空。同时，老年人协会也得以扎根乡村社会，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

载体。乡村建设得以避免乡村运动此起彼伏的运动式治理状态，获得稳定有效的根基。老年人协会通

过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方式，激活了农村老年人的潜能，强化了老年人与村庄社会的关联，从而激发

了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老年人协会以老年人为主体，但却超越了老年人群体，成为撬动村庄社会秩

序的重要支点，形成老年人协会与村庄社会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一方面，老年人协会的福利供给外溢

至村庄社会；另一方面，村庄社会沉淀了老年人协会外溢的福利，并反馈为老年人协会成长的良性社

会生态。

可见，老年人协会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老年人协会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正反馈关系源于老年人协

会的公共文化生产功能。相对于经济组织的工具理性对村庄共同体的切割，文化组织与村庄共同体之

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随着农民分化加剧和基层组织逐渐官僚化，基层村级组织呈现出脱离群众的趋

势。事实上，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基本难题是如何重振基层组织。相对于正式的基层组织，老年人协

会这一民间组织的非正式性和非正规性，恰恰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较强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在此意义

上，老年人协会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和缓冲，赋予乡村建设以渐进性。因此，要处理好老年人

协会与基层正式组织（尤其是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老年人协会不排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

并且，政府一定的资源投入恰恰是中西部农村老年人协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基层组织还要为老

年人协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比如在老年人协会开展大型庆祝活动时，村两委相关干部要到现场协

助维持基本秩序，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不宜过多介入老年人协会的具体管理过程。

老年人协会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民间组织，应该由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政府过多介入，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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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老年人协会的正常运转，还可能影响其成员的积极性。

五、乡村建设的定位与方向

进入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村市场化和农民城市化，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持续的转型过程之中。

市场化力量冲击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并改变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此情况下，城市成为中国

经济的发展极，农村成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乡村建设在总体上需要顺应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警惕

“逆市场化”的思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任市场机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如何让市场力量在乡村

社会“软着陆”，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尽可能缓和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维持乡

村社会转型的基本秩序，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使命，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立场。以老年人协会为载体

的乡村建设展现了一种可行、有效且可推广的模式，对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基于此，

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明确当前乡村建设的定位和方向。

首先，乡村建设应该坚持底线思维。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快速推进时期，尚未进入到“逆城

市化”阶段。因此，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保守的，是为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以及返乡农民提

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极在城市，农村不具有生产性的优势，因而乡村建设主

要不是为了让农民从农业中或在农村中致富，更不是为了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愁”。当前的乡村建

设要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和核心，通过文化建设来组织农民，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维系乡村社会的基

本秩序。建设老年人协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并且是低成本的，老年人协会不但能为老年人群体

带来精神福利，而且，其溢出的正能量还对村庄社会秩序以及村庄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乡村建设应该坚持农民本位，坚持大众化、群众性的乡村建设路线。一方面要充分动员和

组织农民参与，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内容要与农民的需求和能力相匹配。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

对农民进行具体的分类。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可以将农民分为精英农民和普通农民，“负担不重的人”、

“中坚农民”以及其余乡贤都属于精英农民。这些精英农民深度嵌入村庄社会，与村庄社会有很强的

利益关联，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将他们动员起来作为乡村建设的组织者。而对于普通农民，

则是要让其充分参与到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在参与中形成主体性和认同感。此外，乡村建设在内容上

也要与农民的需求和能力相匹配，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只有将农民充分动员和组

织起来，乡村建设才具有持续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最后，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赋予乡村社会生活以意义感和秩序感，进而促进乡村社会整合。城

市化和现代化的力量一方面给农村和农民带来很多机会，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则是

熟人社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农民

个体化和原子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农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和成本都在提升。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过程的长

期性和渐进性，乡村建设不仅需要从制度和结构的层次规划乡村生态秩序，还需要从意义和价值的层

面塑造农民的心态秩序（费孝通，2004），从而真正触及大转型时代的农民生活。正如官桥村老年人协

会的建设模式所示，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心态秩序，是村庄社会整合的坚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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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 Path andDirec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AnAnalysis Based
on the ElderlyAssociation inGuanqiaoVillage inHubei Province

LiYongpi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rural market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basis of rural social

order. The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ha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and rural social vitality has gradually declined. The elderl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ain body in the rural society, which defines the needs and spa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in Guanqiao Village,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such as resource input, villa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and

carry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construction.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not only improves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group, but also

radiates to the village society, promo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ublic order. Therefore, the

rural elderly association alleviates the loss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withering of cultural life caused by hollowing and age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sense, it lays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up to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ar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ageing, adhere to the thinking of the bottom line

and farmers' standard, and explor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road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farmers, which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Construction; ElderlyAssociation; Organizing Farmer; RuralRevitalization


